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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科技进步和环境变化极大地改变着当今儿童的生活方式。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及电子

产品的普及， 儿童屏幕暴露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文章聚焦数字化和后疫情时代背景

下儿童屏幕暴露这一研究现象，从概念与测量、个人及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

干预措施及困境等方面进行综述和探讨， 并基于既有研究中的不足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文章对

发展减少儿童屏幕暴露的精准干预方案， 完善我国儿童健康管理政策， 落实“健康中国”国家战略

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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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儿童的健康不仅是衡量国家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指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和不竭动力。

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和电子产品普及，儿童屏幕暴露（Screen Exposure）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

题。儿童屏幕暴露是指儿童使用带有屏幕的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或台式电脑、

游戏机、电视机等）的行为活动。最新研究显示，全球5～18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均娱乐型屏幕时间

（Screen Time）约为3.6小时。 [1]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居民家庭收入和电子产品持有率都

迅速增高，各个年龄阶段儿童的屏幕时间不断增加，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更快。  [2]我国约有

26.2% ~ 75.2%的儿童和青少年日均娱乐型屏幕时间超过2小时。 [3]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由于居家隔离和线上教学等原因，儿童屏幕暴露问题更加严峻。一项上海地

区的研究显示，相较疫情前，中小学生在疫情期间每周总屏幕时间约增加30小时，其中学习型屏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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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增加24小时。 [4]屏幕暴露被认为是具有生物学合理性的独立风险因素，与儿童的疾病风险呈剂量反应关

系。 [5]世界卫生组织在其2020年发布的《体力活动与久坐行为指南》中指出，屏幕时间过长对儿童身心健

康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与儿童超重或肥胖、体质弱、心血管代谢疾病、生活质量低、抑郁与焦虑等

相关。儿童期的屏幕暴露模式会延续到成年期，并预测成年期的负面健康结果。 [6]本研究聚焦数字化和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儿童屏幕暴露这一研究现象，从概念与测量、个人及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儿童身

心健康的影响、干预措施及困境等方面进行综述和探讨。本研究对发展减少儿童屏幕暴露的精准干预方

案、完善我国儿童健康管理政策、落实“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二、儿童屏幕暴露的概念与测量

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屏幕暴露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学术界对儿童屏幕暴露

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儿童电视暴露（Television Exposure）。到21世纪初，“屏

幕暴露”这一包括使用电脑、游戏机等各种电子产品的复合型概念逐渐取代“电视暴露”，成为儿童健

康领域研究热点之一。在中文研究中，屏幕暴露有时也称为视屏时间。在英文研究中，屏幕时间是更常

用的概念，有时也称为屏幕行为（Screen-based Behavior）、视屏行为（Screen-viewing Behavior）等。虽

用词不同，但都操作化为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

现有研究对儿童屏幕暴露的测量方式尚未统一，主要包括主观和客观两种取向。其中，对儿童或其

父母进行问卷调查最为常用。在数据处理时，一般将官方指南建议的日均屏幕时间作为分界点对屏幕时

间进行分类处理，但是由于不同研究依据不同的官方指南，其分界值可能不同，导致难以对研究结果进

行比较。一些研究者将屏幕时间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采取儿童自主填写的屏幕时长计算得出每周平

均屏幕时间。 [7]在问卷调查的对象上，学龄前儿童屏幕时间主要由其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顾者报告，但有研

究指出，父母代为报告的屏幕时间与采用摄像头观察或应用程序客观测量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偏差。 [8]因

此，针对具备基本认知能力的儿童和青少年的问卷调查一般由本人报告，且研究发现，青少年本人报告

的屏幕时间具有较好的信度。 [9]

有非常少量的研究使用24小时日记法（24-Hour Diary）测量儿童屏幕时间。 [10]该方法要求儿童本人

或其父母记录儿童在一个工作日和一个非工作日各时段的活动内容，再由研究者计算儿童的日均屏幕时

间。虽然该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应儿童的实际屏幕时间，但需要参与者高度配合，实际操作中存在数

据回收率低的问题。还有少数研究使用生态瞬时评估法（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EMA）提升

自我报告的准确性，通过手环、手机等信号设备提示参与者及时报告自己的屏幕使用行为。 [11]虽然这种

记录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我报告的回忆误差，但也伴随着实施成本高、样本量小等问题，且其

本质仍是一种主观的自我报告。

由于主观测量的信度问题常常被诟病，学者们呼吁使用客观的方法测量儿童屏幕时间，但到目前为

止，还未有被普遍认可的客观测量方法。曾有研究采用直接观察法，即在儿童家中安装观测设备（如摄

像机）观察其日常活动，再由研究者计算儿童的日均屏幕时间。 [12]但该方法在大样本研究中可行性低，

还存在侵犯儿童及家庭隐私的问题。并且，该方法也很难获取儿童在非家庭场所中使用移动智能设备的

情况。另一部分研究者采用电子产品自带的记录软件来收集儿童屏幕时间数据。 [13]这是一种客观程度较

高的测量方式，但由于儿童与其家长常常共用设备，存在难以区分各自屏幕时间的情况。另外，这一方

法仅适用于测量可以安装此类记录软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三、影响儿童屏幕暴露的个人及环境因素

（一）影响儿童屏幕暴露的个人因素

既有研究大多数认同儿童的年龄与其屏幕暴露呈正相关，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对电子产品的使用

权、所有权及使用技能都在增加，家长对其使用电子产品的监督和控制逐渐减少。 [14]大部分研究认为，

儿童屏幕暴露行为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但具体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屏幕暴露更多尚无定论。 [15]环境因素对

不同年龄或性别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例如，有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因素（如家中电子产

品数量、父母养育方式、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等）和社区建成环境（如体育设施、绿地空间、社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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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存在性别和年龄的差异。 [16]此外，还有少量研究探索了儿童的种族、身体质

量指数、对体力活动或其他娱乐活动的偏好等因素与其屏幕暴露的相关关系，但研究结果不一致。 [17] [18]

（二）影响儿童屏幕暴露的家庭环境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有零星的学术研究开始探索家庭环境对儿童观看电视行为的影响。2000年之后，

该领域的研究数量逐渐增多。相较家庭物理环境，既有研究更关注家庭社会环境，特别是父母的行为对

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儿童的屏幕暴露行为很

可能是在环境中通过观察和模仿习得的。目前，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认为父母的屏幕暴露行为对儿童

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父母的屏幕时间与儿童的屏幕时间呈正相关。 [19] [20]最新的研究视角开始从父母的屏

幕时间扩展到父母的问题性数字技术使用（Problematic Digital Technology Use），以及亲子互动过程中

的科技干扰（Technoference）对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 [21]父母与屏幕相关的养育行为对儿童屏幕暴露的

影响也是现有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大部分研究认为，父母与孩子共同观看电视、不对儿童屏幕时间设定

规则或进行监管、管理孩子屏幕时间的自我效能低、允许孩子在电视前吃饭或吃零食等养育行为与儿童

屏幕时间成正相关。 [22] [23]在父母的认知方面，父母认为电子产品对儿童发展和教育作用的态度越积极，

儿童屏幕时间可能越长。 [24] [25]在父母的人口社会学特征方面，大部分研究认为，社会经济状况（包括教

育水平、职业、家庭收入等）与儿童屏幕暴露呈负相关。 [26] [27]但有学者指出，在中低收入国家里，家庭

社会经济状况与儿童屏幕暴露的关系与高收入国家存在差异性。 [28]在家庭结构方面，父母离异、兄弟姐

妹的数量与儿童的屏幕时间可能呈正相关。 [29] [30]在儿童照护方式方面，参加全日制托幼服务的儿童的屏

幕时间要少于不参加或参加半日制托幼服务的儿童。 [31] [32]在家庭物理环境方面，既有研究主要围绕着促

进儿童屏幕暴露和阻碍儿童体力活动两个方面展开。家庭中电子产品的可获得性（如电子产品的总数

量多、儿童卧室或餐厅摆放电视机）、使用与屏幕相关的服务（付费网络、付费电视等）、背景电视
（Background Television）与儿童屏幕时间呈正相关。 [33] [34]相反，家庭中支持体力活动或学习活动的设备

和空间与儿童屏幕时间呈负相关。 [35] [36]

（三）影响儿童屏幕暴露的学校环境因素

当前，对儿童屏幕暴露学校环境因素的研究十分有限。既有研究主要从学校的教学模式、课程安

排、课后服务、硬件设施等方面展开，其中有关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多。2000年以来，电视、电

脑、投影仪、手机等产品开始被广泛用于课堂教学和课后作业中。关于学校多媒体教学的既有研究主要

集中在教育学领域，通常关注多媒体教学的应用方法及教学效果。有极少量研究关注了在教室光照条件

不良或学生座位安排不当的情况下，使用投影仪教学对学生视力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37] [38]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国内外关于线上教学的研究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大部分是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线上教学策

略及效果。与此同时，开始有一些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关注到疫情期间学校教学方式转变对儿童屏幕暴

露和视力健康的影响。 [39]在课程安排方面，学校增设体育课可以有效减少儿童的屏幕时间。 [40]在课后服

务方面，发达国家的研究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既有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课后服务对儿童体力

活动的影响。最近，课后服务对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但总体研究很少。有研究发现，课

后服务场所中电子产品的可获得性、开展基于屏幕活动的频率与儿童屏幕时间呈正相关。 [41]在硬件设施

方面，校内体育活动设施在放学后的可用性与儿童屏幕暴露呈负相关。 [42]

（四）影响儿童屏幕暴露的社区环境因素

在有关社区环境的研究中，儿童体力活动一直是焦点。既有研究几乎都秉持一个基本假设：不鼓励

体力活动等替代性活动的社区环境，可能会鼓励儿童在室内进行屏幕暴露活动。在社区物理环境方面，

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一直是研究重点，这可能是因为相较非人为的自然环境，改善建成环境

在政策层面上更具可操作性。相较对影响成人屏幕暴露或体力活动的建成环境的研究而言，针对儿童群

体的研究数量很少且研究结果非常不一致。一些研究指出，社区中公共开放空间的可达性、儿童活动场

所、体育运动设施、街道特征、交通状况、住房类型、社区院落、绿地空间等建成环境因素与儿童屏幕

暴露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43] [44]Wang等 [45]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和鞍山市1772名3～6岁学龄前儿童的样本

探究了商店的可达性、公共交通、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运动设施、犯罪安全、交通安全、社会环境、美

学，以及家庭机动车数量对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发现交通安全显著负向预测儿童屏幕暴露时间。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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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研究开始将主要用于建筑学、地理学等领域的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GIS）等客观测量方法应用于测量社区建成环境。在社区社会环境方面，既有研究认为，社区的社会经济

状况是儿童屏幕暴露的重要决定因素，且它的影响独立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 [46]较差的社区社会经济状

况可能导致社区资源（如娱乐设施和校外活动等）少，建成环境（如社区卫生、照明和监控等）不佳，

社区安全性低，进而限制儿童外出进行体力活动，增加其在室内的屏幕暴露。此外，社区的社会信任、

凝聚力等社会环境因素也与儿童屏幕暴露存在相关关系。 [47]由于儿童独立行动能力受限等原因，父母对

社区环境的主观认知在该领域的研究中也非常重要。例如，有研究发现，父母感知的社区安全性及对公

共开放空间的满意度与儿童屏幕时间呈负相关。 [48]

四、屏幕暴露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

（一）屏幕暴露对儿童肥胖及相关疾病的影响

由于大部分的屏幕暴露行为活动发生在坐卧状态，公共卫生或体育科学领域的学者通常将其纳入久

坐行为（Sedentary Behavior）的研究范畴，基于屏幕的久坐（Screen-based Sedentary Behavior）是当下最

受研究关注的久坐行为。屏幕暴露被视作一种缺乏体力活动（Physical Inactivity）的状态对健康产生不良

影响，其对儿童肥胖的影响成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GHDx数据显示，

全球儿童超重和肥胖发生率逾18%。2017年《中国儿童肥胖报告》显示，到2030年，我国预计约有5500万

肥胖儿童，7岁以上学龄儿童的肥胖率将达28%。虽然儿童肥胖原因复杂，但学者们基本认可屏幕暴露是

一个重要风险因素。2020年发表的一项纳入40项研究的系统评价中，有34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屏幕时间与

5～19岁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或肥胖呈正相关。 [49]针对我国842名3～5岁学龄前儿童 [50]和11913名9～18岁

中小学生 [51]的两项研究也发现，日均屏幕时间超过1小时与儿童超重和肥胖呈正相关。在儿童和青少年时

期，每天看电视超过2小时被证明是17%的成年人超重的原因。最近的研究从肥胖拓展到与肥胖相关的疾

病，一项研究发现，屏幕时间与10～17岁儿童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正相关； [52]另一项针对8～10岁儿童的

前瞻性研究发现，每日屏幕时间延长1小时会造成两年后患2型糖尿病的概率上升5% [53]。

（二）屏幕暴露对儿童视力的影响

屏幕暴露和视力问题似乎存在一种“常识性”的关系，控制屏幕时间也已经出现在各国近视防控的

政策指南中。但与此“常识性”认知不同的是，学术界对两者相关性的研究数量并不多，且未给出确切

结论。当前，全球近视呈现发病低龄化、发展速度加快、严重程度增高的趋势，预计到2050年，近视率

将达到50%。 [54]儿童视力问题在东亚地区尤为严重。根据我国国家卫健委2020年开展的全国性近视专项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由于电子产品的普及出现在东亚近视流行之后，

有学者据此认为，屏幕暴露不一定是儿童近视的必要因素。 [55]我国的一些实证研究也为此论断提供了支

持。 [56]但是，2021年Foreman等学者 [57]发表在《柳叶刀—数字医疗》（The Lancet Digital Health）上的

一项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对此进行了回应，他们认为，既往研究中儿童屏幕暴露和近视呈现较弱关联是

因为其主要聚焦在电视和电脑等传统设备上，较少测量儿童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新型设备上的时

间，而儿童使用新型智能设备时，往往用眼距离更近且持续时间更长。这项meta分析的结果显示，使用

新型智能设备的时长与儿童近视风险呈现显著正相关。一项基于我国6～14岁儿童的研究也发现，近视风

险和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长呈显著正相关，与看电视的时长无关。 [58]新冠肺炎疫情居家期间，使用手机和

平板电脑上网课的小学生的近视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使用电视和投影仪的学生。 [59]在后疫情时代，学习型

屏幕暴露可能会令本不乐观的儿童视力问题雪上加霜，但这方面的探索才刚刚起步。

（三）屏幕暴露对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儿童屏幕暴露对心理健康或精神卫生的影响是较新的领域，受到公共卫生、儿童保健、心理学领域

的学者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抑郁等心理障碍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WHO全球卫生观察站（Global 
Health Observatory）的数据显示，全球每7个10～19岁儿童和青少年中就有1个存在心理障碍。《中国国民

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10～19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约为24.6%。既有研

究主要探索了儿童屏幕暴露与抑郁、焦虑、压力、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自尊、幸福感、生活质量、自伤

和自杀等心理健康结果的关系。 [60] [61] [62] [63] [64]一项有全国代表性的研究（N=7200）显示，在控制性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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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体重等因素之后，我国13～18岁青少年日均屏幕时间超过2小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情绪问题、行为

问题和社会适应困难等症状。 [65]另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最新研究（N=3000）发现，6～18岁儿童青少年

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长和抑郁风险显著正相关。 [66]当儿童对手机和网络的使用发展为无节制、强迫性、难

以戒除的成瘾状态，甚至可能造成自伤和自杀等极端后果。 [67] [68]然而，2021年发表的一项包含全球35篇

纵向研究的系统评价 [69]显示，10～24岁儿童青少年过多的屏幕暴露显著正向预测抑郁风险，但效应值较

小，且缺少屏幕时间与焦虑、低自尊等其他内化症状存在因果关联的有力证据。有学者指出，不同类型

的屏幕暴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例如，互动性强的主动屏幕暴露（如玩电子游戏、使用社交

媒体等）和互动性弱的被动屏幕暴露（如看电视）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相同。 [70] [71]这可能是目前

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五、减少儿童屏幕暴露的干预措施及困境

鉴于儿童屏幕时间不断增加及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世卫组织及众多发达国家纷纷将减

少儿童屏幕暴露视为促进儿童健康战略的组成部分，列为儿童健康管理的重要目标。美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等国均发布指南对儿童屏幕时间提出明确限制。我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儿童屏幕暴露问题。2021年9
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将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儿童养成健康行

为习惯、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列为儿童健康管理工作的重点。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五部门印发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指出，要加强管理儿童手机、电脑等电子

产品的使用情况，严格控制屏幕时间，杜绝“电子保姆”。然而，如何减少儿童屏幕暴露仍是一个尚未

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也许是因为屏幕暴露对儿童的危害并非“立竿见影”，试图让其主动减少这一“目

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消遣活动”绝非易事。 [72]

在过去的20年里，学者们不断探索能够有效减少儿童屏幕暴露的干预措施。其中，基于社会认知理

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的行为干预（Behavioral Interventions）是最普遍的策略。当下绝大多数针

对儿童屏幕时间的行为干预都包含宣传教育的元素，通常由教师或社会工作者实施，向儿童或其父母提

供屏幕时间过长之健康风险的信息，帮助儿童设立屏幕使用目标和执行计划。 [73]针对已经对电子产品成

瘾的青少年群体，还有一些包含心理辅导和体育运动元素的干预措施。 [74]虽然研究结果显示既有的干预

措施能够减少儿童屏幕时间，但效果微弱且缺乏长期有效性，尤其是在大样本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都不

足，干预效果的公共卫生学意义受到学者们的质疑。 [75] [76]究其原因，一是现有的干预主要采取主动干预
（Active Intervention）的思路和策略，需要参与者改变自身认知并付诸长久的行动，对缺乏改变行为决心

和毅力的参与者而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二是现有的措施往往忽视环境对个体健康行为改变的影响，

即使个体拥有强烈的行为改变意愿，如果长期暴露在不利于健康行为养成的环境中，也会大大降低行为

改变的效能，导致干预效果不持久。

20世纪末至今，全球范围内的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研究和实践的重点逐渐从以个人为

导向的健康行为分析转向对行为和影响行为之环境的综合分析，并日益呈现“生态化”的导向。  [77]越

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改变个体健康相关行为需辅以外部环境支持。  [78]学者们基于社会生态理论框架
（Social Ecological Framework）提出，通过改变环境因素以促进个体养成健康行为的被动干预（Passive 
Intervention）新思路。 [79] [80]针对儿童屏幕暴露的环境干预以改变家庭社会环境为主，如对儿童的父母进行

宣传教育，鼓励其给孩子树立行为榜样、改善养育方式等。 [81]但此类干预在本质上还是一种主动干预，

只是将对儿童毅力和努力的依赖转移到其父母身上。也有一些研究开始探索对家中电子产品进行管控的

效果，如将电视搬出儿童卧室、在电视或电脑上安装时间管理设备等。 [82]还有一些针对社区和学校环境

的干预措施，从创造有利于儿童体力活动的条件入手，如增设体育课、增加健身器材、提供低价或免

费的课后体育活动场所和培训课程等。 [83]现有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环境干预能够显著减少儿童屏幕时

间，且融合环境干预和行为干预的综合项目比单一使用行为干预更有效。 [84]但总体而言，环境干预在减

少儿童屏幕暴露行动中的应用还处于初探阶段，缺少对儿童身处的多维环境因素的系统考虑，干预手段

十分有限，有关干预效果的研究证据也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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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来研究展望

当前，儿童屏幕暴露的相关研究已逐渐形成跨学科研究范式，受到公共卫生、体育科学、儿童保

健、城市规划、社会学、心理学、眼科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这不仅带来研究数量的增多，更拓宽

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

图 1  儿童屏幕暴露主要研究内容与进展

（一）儿童屏幕暴露的界定与测量需紧跟时代发展

儿童屏幕暴露这一研究现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新型智能设备的普及和后疫情时代线上学习

的常态化，儿童屏幕暴露的时长和模式均可能发生变化，不同类型屏幕暴露的影响因素、健康后果及干

预方式不可一概而论。在过去10年里，移动终端迅速普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新型移动智能设备因

其触摸屏和互动功能及易便携等特点，不仅逐渐取代观看电视等传统媒介，还导致了儿童总和屏幕时间

不断增加。 [85]虽然当前屏幕暴露概念已经包含了使用新型智能设备的行为活动，但既有的研究证据仍以

电视、电脑等传统设备为主，对新型移动智能设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此外，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儿

童娱乐型屏幕暴露，即看电视、玩游戏等与学习或工作无关的屏幕暴露。然而，电子产品不仅仅是儿童

休闲娱乐的工具，数字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儿童的学习中。《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研究报告》显示，我国近90%的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且这一比例在逐年增长。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学习型屏幕暴露引发的健康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尽管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是学校的应急方案，

在此期间，儿童过度的屏幕暴露或为短暂现象，但有学者指出，通过这场线上教学的“大实验”，学校

逐渐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线上教学模式，教师对线上教学的接受度和适应度也逐渐提高。 [86] [87]后疫情时代

里，科技设备很有可能被更广泛地运用于课堂教学、线上教学、线上作业中，对儿童屏幕暴露产生更为

深远的影响，但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仍缺少足够的实证研究证据。因此，未来的研究需紧跟科技进步的步

伐并响应环境变化的需求，综合考虑基于传统设备和新型智能设备、娱乐型和学习型等不同类型的屏幕

暴 露。

（二）明确屏幕暴露与儿童身心健康的因果关系

由于儿童屏幕暴露常常作为与体力活动存在“竞争”关系的久坐行为被研究，肥胖和超重是学者们

主要关注的健康指标。然而，屏幕暴露不能完全等同于久坐行为或是缺乏体力活动。儿童屏幕暴露与久

坐行为的风险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比其他久坐行为（如阅读等）更具危害。 [88]有研究发现，儿童屏

幕暴露与体力活动的相关性既不高也不一致，在控制了体力活动水平的情况下，屏幕暴露仍可独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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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健康结果。 [89] “健康”是一种包括身体和心理的健全状态， [90]既有研究中有关屏幕暴露对儿童心

理健康影响研究十分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需有别于久坐行为和体力活动，对儿童屏幕暴露的身心健

康后果进行独立研究，并且更多地关注儿童心理健康指标。此外，现有绝大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

缺少推断屏幕暴露与儿童身心健康因果关系的有力证据。在有限的纵向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忽视屏幕暴

露和儿童健康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即身心健康水平较低的儿童其屏幕时间可能更长，以及儿

童的屏幕暴露和健康指标本身随儿童年龄增长发展的变化趋势，导致研究结果可能夸大了两者之间的因

果关联。因此，需要有更多设计良好的纵向研究提升因果推断的准确性，并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

模型或结构化残差自回归潜增长模型等数据分析方法，考察屏幕暴露和身心健康结果之间的双向预测关

系，同时排除儿童年龄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三）综合考虑多维环境因素纵横交互的关系

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儿童养成健康行为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提升儿童身心健康水平且成本

较低的健康管理策略。 [91]使用行为干预与环境干预相结合的方式减少儿童屏幕暴露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干

预策略，但以往研究对影响儿童屏幕暴露的环境因素探究不足，这可能是导致当前环境干预策略发展受

阻的重要原因。儿童同时生活在家庭、学校、社区等多维环境之中，各个环境因素并非相互独立，而是

在互动中对儿童健康产生影响。虽然有极少数研究探索了不同家庭环境因素对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路

径， [92]或是考察了不同社区环境因素在对儿童健康行为影响中的交互效应， [93]但缺少对不同层面环境因

素之间纵横交互关系的综合考虑。例如，学者普遍承认父母在塑造儿童屏幕使用行为上具有关键作用，

但极少考虑到父母的行为也可能会受社区环境影响。多维环境风险因素如何叠加组合对儿童屏幕暴露产

生影响仍是有待填补的研究空白。行为改变理论（Behavior Change Theories）认为，只有充分了解与行为

相关的因素，才能制定出改变行为的有效干预措施。发展精准有效的环境干预策略，仍需要大量关于儿

童屏幕暴露环境风险因素的科学研究证据，特别是对环境因素之间的中介和组合效应加以探索。

（四）考察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儿童屏幕暴露问题

当下儿童屏幕暴露的研究证据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

西兰等，国际学界对发展中国家或其他亚洲国家的儿童屏幕暴露情况知之甚少。整体而言，我国学界对

儿童屏幕暴露的研究数量非常少，既有研究集中于国外经验介绍与借鉴、 [94]儿童屏幕暴露的发生率、 [95]

屏幕暴露对儿童发育水平及健康状况的影响， [96] [97] [98] [99] [100]对儿童屏幕暴露的环境风险因素的探索非常有

限。 [101] [102] [103]我国的社会文化可能酝酿出特有的环境因素，例如，重视学业成绩的文化可能会影响我国

儿童和家长对学习型或娱乐型屏幕暴露的认知和选择，我国的学校和社区环境也与欧美国家存在巨大差

异。因此，亟须更多本土研究对儿童屏幕暴露的多维环境风险因素及相应的健康后果展开系统探索，为

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准干预方案与完善儿童健康管理政策提供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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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Children’s Screen Exposure:  
Und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ost-pandemic Context

Xie  Qianwen  Chen Roujia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imposed challenges to child health management by creating a 
worrisome situation of excessive screen time among children, especiall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current 
paper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relevant research on children’s screen exposure, focusing on its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influential factors at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levels, health impacts, and current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By pointing out existing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giving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his paper aimed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future intervention practices in reducing children’s screen time and children’s health 
management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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